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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红 牡 丹

    此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，一九八一年起在国内

普遍放映。并输出到美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罗

马尼亚、比利时、摩洛哥、卢森堡、朝鲜等三十多个国

家放映。特别是朝鲜对此片呼声很高。朝鲜民主主义人

民共和国文艺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用元给作者

来信说：“您是故事影片 《红牡丹》编剧的、有才智、闻

名的。《红牡丹》和它的作家在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中

影响很大。我们为了帮助您的创作而正式邀请您来我国

进行创作访问，我们什么时候也热烈欢迎您来我国访

问。”加拿大剧作家肯·米歇尔先生等外国友人也先后向

作者进行了专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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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序 幕

    一九四0年的秋天。

    冀鲁平原的月夜，月光星辉铺洒在京杭运河上，河水犹如一

条长长的银带，弯弯曲曲伸向远方。

    由远而近，传来了急促清脆的马蹄声，打破了秋夜的寂静。

    河堤上，跑来一匹快马，骑马人用僵绳抽打着马脸。快马越

跑越近，月光下看出是一匹红鬃烈马，骑马人是一青年女子，二

十多岁，面色惊慌，披头散发，长长的发丝飘起来。她穿一身红

缎子贴身袄裤，脚上穿着红缎子绣花鞋，紧蹬马橙，拍马飞驰。

    后边，两匹快马追赶而来，骑马人乘雪花白马，另一匹是乌

龙黑马，黑马上空鞍无人，紧跟着白马飞跑，跑近了才看出骑马

人是个汉子，他猫腰拍马，竭力追赶。

    前边，红马四蹄飞扬，穿红绣花鞋的坤脚紧蹬马橙。

    后边，黑、白二马八蹄飞扬，蹬马橙的男脚频叩马肚。

    红马上的女子不时地回脸看着追赶而来的人。

    追人鞭打白马，白马跑不快了。那汉子把黑、白二马拉平，纵

身跳到空鞍黑马上，换乘穷追。黑马疾驰，白马又空鞍跟跑。

    前边那女子焦急地拍马。

    逃马与追马之间的距离拉近。

    女子惊慌的脸。

    汉子背身追去，看不见他的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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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马嘶声、马蹄声扣人心弦。

  月亮划进云层。

  逃马横驰长桥，追马追上长桥。

  逃马、追马疾箭般地射向远方，消失··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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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第 一 章

    一九三0年。

    暗无天日的冀鲁平原，风凄凄，雪飘飘，饥寒交迫的人们背

井离乡下关外。

    一位四十多岁的穷苦流浪汉背着破行李卷，绝望地看看苍茫

雪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去。

    前边，干枯的榆树下，背靠树干倚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穷苦

病妇，她揽着八九岁的女儿，母女衣衫槛褛，蜷曲一团，身边放

着一个破筐篮，两条打狗棍。

    母亲呻吟，女儿抽泣。

    穷苦流浪汉来到树下，侧隐、怜悯、同情地看着这母女俩。

    母女俩也抬脸望着同命运的穷苦流浪汉。

    穷汉慢慢蹲下，从旧布口袋里掏出一块凉地瓜塞给女孩。

    讨饭的病妇感动地望着穷汉。

    穷汉又往口袋里掏，掏啊，掏啊，什么也没掏出来。他看见女孩

的一只脚上掉了鞋，冻得像烂地瓜，冰血一团，分不清趾头。他从自

己的破行李上拽出一把黑套子，又撕一条布缕，给女孩包脚。

    女孩看着这位好心的穷大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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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病妇感激，嘴唇颤动。

    穷汉给女孩包上脚，看看苦命的孤女，无可奈何，长长地叹

口气，站起身走去。

    病妇挣扎跪起，伸出颤抖的手，像是要拉住那穷汉，哀叫：

“大，大哥一一”

    穷汉回顾。

    病妇：“行好的大哥，可怜可怜，给孩子找个活路吧,�

    穷汉心酸地看着。

    病妇从头髻上拿下一根银替给孩子，告诉：“莲儿，这是咱家

的传家宝，爷爷给了奶奶，你爹又给我，拿着，找你爹去⋯⋯”

    穷汉：“她爹在哪？”

    病妇：“兵荒马乱，连年灾荒，她爹，出门在外，没有音信

    风啸雪卷，呛得病妇连声咳嗽，气喘不止。

    女孩拿着银答哭叫：“娘，娘⋯⋯”

    病妇两眼发直：“大哥，行好⋯⋯”吐一口血，死了。

    “娘— ”莲儿哇地一声趴在娘身上哭嚎。

    大雪纷落，挂满枯枝。

    扑扑的大雪埋葬着病、饿而死的女人。

    女孩哭叫着，往娘的嘴里塞那块凉地瓜。

    吴桥县城东关，一片雪地。

    古旧的街道两边是挂着各种招牌的买卖铺，有 “当铺”、“茶

馆”、“帽庄”、“杂货店”、“包子铺”、“棺材铺”等等。买卖冷落，

生意萧条，乞丐沿街乞讨。

    穷汉拉着女孩走在街上，当走到棺材铺门口，女孩停下看着

   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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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牌上画的黑棺材。穷汉低头看看女孩，知道她的心情，可哪儿

有钱买棺材，又拉她向前走。

    前边有一家板子大门，门口挂着一把策篱，筑篱上系着红布

条，这是大车店房的标记。门口天顶上写着四个字：“高升客栈”。

栈旁边有一棵很粗的空心古槐，号称“唐槐”。唐槐下有几个穷苦

人卖儿卖女，被卖的儿女头上插着草棍。

    女孩指着插草棍的小孩，问：“大爷，他们干什么呢？”

    大爷：“卖钱。”

    女孩皱起细细的眉头，想了想，一仰脸向大爷说：“我也卖钱。”

    大爷摇摇头。

    女孩走到槐树下，往自己头上插草棍。

    大爷心酸地把草棍从女孩头上拿下来。

    女孩哭求：“卖了钱，给我娘买棺材呀！’’

    野外，那棵榆树旁边，两只恶狗从雪窝里扒出死妇的一只脚。

为争食，两只狗咬起架来。

    唐槐下，穷汉大爷叹口气，一跺脚，又把草棍插在女孩头上。

    一辆马轿车走来，前车排上坐着赶马车的彪悍汉子，三十来

岁，一身江湖打扮。马车后边有两个苦力推着独轮手车，车上载

着箱子、杆子。后边跟着四个儿童，两男两女，各扛刀、枪、棍、

棒，背着破行李卷，疲劳不堪地走着。这一行人马，便是小小的

杂技班。

    马轿车停在 “高升客栈”门口，从车轿内出来一男一女。女

的有二十五岁，细身、高个，穿古铜色旗袍，围着大红围脖，烫

着绵羊尾巴头发，抹着口红、擦着香粉，描着细眉，两道眉头之

间点着一个图钉大的胭脂点，头上坠着首饰、耳环，手上戴着银

镯、戒指。虽不十分俊美，这样一打扮，倒也有几分姿色。洗不

掉的化妆油彩使她的眼圈发黑，她从小演杂技，现在是这个小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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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班的老板娘。复姓皇甫，名香，艺名叫千里香。

    男的是杂技班的掌班，也就是老板，他与妻子千里香一个姓，

叫皇甫义。三十五岁，留着美髯短黑胡，头戴洗脸盆呢子礼帽，耳

朵上挂着洁白的兔尾耳套，身穿黑色长袍，脚穿丝绒扎扣棉鞋。他

下了车仰脸看着客栈门媚上的字号。

    赶车的彪悍汉子是皇甫义的拜把兄弟，杂技艺人，名叫刘八，

他忙着指挥那四个儿童搬运东西。

    千里香拿钱给独轮车夫开脚钱。

    皇甫义转脸看见旁边那棵唐槐下有卖孩子的，回头与千里香

打个手势，让她们先进客栈，他自己向唐槐人市走去。

    唐槐下，卖儿女的穷苦人看着皇甫义。

    皇甫义挨个地打量插草棍的小孩，一个个枯瘦如柴。

    一只手托起女孩的下巴颊。

    这时才看清女孩的长相：细长脖，尖嘴巴，＿L宽下窄的瓜子

脸，水汪汪的两眼，双眼皮，红眼圈，柳叶眉，长睫毛，高鼻梁，

菱角小嘴，乌黑的头发，虽是穷家女，衣服破，浑身脏，可像泥

水中的一颗明珠吸引着皇甫义的眼睛。

    皇甫义：“几岁？”

    女孩：“九岁。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叫什么？”

    女孩：“叫王莲。”

    皇甫义问王莲身边的穷汉：“你的孩子？’’

    穷汉呆滞霎时，点点头。

    皇甫义又端相王莲的胳膊、身子、腿脚，见她腰腿协调，身

架好看，觉得是个材料：“站好，把两腿并上。”

    皇甫义一手插进王莲两腿之间，空隙不大。将一条腿往上搬，

搬成一百三十度，问：“疼吗？”

    王莲摇摇头。

  8



    皇甫义又搬王莲另一条腿，搬起搬落，灵活开胯，放下腿，问

穷汉：“多少钱？’’

    穷汉还是不忍心卖，没说出价钱。

    王莲自己说：“一个棺材钱。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嗬！人不大，胃口可不小。”

    穷汉：“孩子的娘死了，要埋葬。．大掌柜，你行善心，就给二

十块现大洋吧！”

    “什么？二十块？”皇甫义轻轻一笑，“连你也搭上那还差不多。”

    穷汉忍气吞声。

    “雇你当马佚。”皇甫义指指客栈门口停的马车，“给我赶马车，

期限两年，管吃管喝。要是愿意，二十块现大洋马上拿去，怎么

样？”

    穷汉苦脸望着皇甫义。

    皇甫义头一扭，走了。

    王莲抱着穷汉哭叫：“大爷— ”

    穷大爷颤颤的手抚摸王莲的头，用破袄袖子给孩子擦泪。

    王莲哭求：“大爷！要不，让我回去，跟娘死在一块吧！’’
    大爷难过至极，无法忍受。

    他仿佛又听见了王莲娘的惨叫：“行好的大哥，给孩子找个活

路吧！”

    穷大爷抬起苦脸，横下心，第二次跺脚，连自己也卖了。转

脸朝皇甫义喊：“大，大掌柜！”

    皇甫义回脸，又轻轻地一笑。

    黄昏，野外，榆树旁边，乱葬岗子下一堆土坟，坟上飘着白

纸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



    莲儿穿一身白孝衣跪在坟前磕了一个头。

    大爷从背后看着她白头绳缠的辫根上横插着那根银替子，难

过地把她拉起来：“孩子，走吧！跟着马戏班找你爹去。”

    莲儿两眼含泪，回手从辫根上取下替子看着。

    泪珠从脸上滑下来，落在替子上⋯⋯

    主题歌 《觅亲人》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冰雪消，春来到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河弯弯白帆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踏遍江湖觅亲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哪怕累断双腿又折腰。

    歌声中出现：

    冰冻化滴水。

    一河春水，两岸杨柳吐绿。

    一双女孩子的脚迈着沉重的步子。

    一串儿童的脚吃力地迈着。

    五个小伙计在河边弓腰拉纤。

    王莲走在最前边，纤板压着她的肩骨，汗水顺着细长的脖颈

往下流。

    皇甫义、千里香坐在船上欣赏两岸春色。

    船上载着道具箱，船主掌舵，刘八坐在箱子上玩骨筛。

    河堤上，大爷已当了马车佚，赶着老马破车走着。

    王莲抬起头，望着烟波迷茫的长河。

    皇甫义出神地凝望前方。

    前方，河床拐弯处，出现一个村子，村中影影绰绰有一高楼。

    皇甫义不眨眼地看着村子和高楼，思绪万千，心潮起伏，回

J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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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十六岁的皇甫义走出那耸立高楼的村子。

    街头，皇甫义卖艺耍把戏，拧旋子，打飞脚，一圈人拍手叫

好。

    酒馆，皇甫义与地痞流氓喝酒划拳。

    沧州，皇甫义身背双刀走进劝业场小戏院。

    戏院后台，皇甫义跪拜杂技班老掌班，又与刘八、千里香等

艺人拱手结拜。

    皇甫义领班上台表演武术，与刘八、千里香刀枪开打。

    老掌班见皇甫义卖力演出，武艺超众，暗自点头。

    皇甫义、千里香守在床边，老掌班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向

皇甫义、千里香伸出两个手指头，让他二人结为夫妻。

    回忆消失。

    千里香身穿墨绿夹袄，外套红线衣，头上插一朵丁香花，靠

近丈夫，丈夫全然未觉。

    千里香看丈夫一眼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    “嗯？噢。”皇甫义收回视线，“我想起一个有能耐的人，单人

匹马下南洋。成了有名的马戏大老板。”

    千里香感兴趣地：“噢？”

    皇甫义也越说越有兴致：“在海上，他自己一艘轮船，来到陆

地上，一包就是几个车皮。二十年后，头戴礼帽，身穿西服，带

着大老婆、二太太，骑着三匹高头骏马，回到老家来耀祖扬宗，在

村子当中修起了一座上海式的大洋楼。”

    千里香：“这个人是哪儿的？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德州北边孙灵庄的！’’

    千里香高兴地：“孙灵庄？孙灵庄不是你老家吗？”

    皇甫义：“是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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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千里香：“离这有多远？”

    皇甫义：“远在天边⋯⋯”

    千里香抬脸看见村子，高楼，喜悦地：“怎么？这就是孙灵庄？

快停下船，到你家看看吧！”

    皇甫义眼皮一抬，看看年青时髦的妻子，摇摇头。

    千里香奇怪地看着丈夫。

    皇甫义忽然紧锁眉头，发誓般地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混不出个

样子来，决不回家！”

    千里香眉梢一挑，微微点头，佩服丈夫有骨气。

    皇甫义雄心勃勃地：“我也要发展成一个走南闯北的大马戏

团！”

    “好！没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。”干里香也高兴地说，但看

一眼拉纤的小伙计，又信心不足地：“可，跟前就这么几个小伙计。”

    皇甫义：“有小不愁大。”

    干里香：“那个王莲能成材吗？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凭我的眼力，过不了几年，她就是一棵摇钱树。”

    河堤上，王莲拉着纤，抬头望着前边的村庄、楼房，不慎滑

倒，滚下水边。

    一个大几岁的女孩急忙拉她，几个小伙伴也来拉她。

    “王莲！小心。”

    “要不是九月菊眼急手快⋯⋯”

    王莲感激地：“菊姐⋯⋯”

    九月菊又给她擦擦汗，套上纤绳。

    王莲稚气地：“菊姐，你姓九吗？”

    九月菊：“不。”

    “那为啥叫九月菊呢？”

    “九月菊是我的艺名，掌班的给起的。”九月菊指着l,;！伴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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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月香、五龄童、腊月梅，都是艺名。”

    五龄童：“掌班的也得给你起艺名。”

    船上，皇甫义说：“让她叫红牡丹。”

    刘八：“好！这名好！’’

    皇甫义：“八弟1 f)

    刘八：“大哥！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快一点把他们给我敲打成中用的材料！”

    刘八：“是！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

    清早，运河码头旁边空场上。

    三月春、五龄童、腊月梅、九月菊在练功，压腿、倒立、劈

叉、弯腰。刘八用藤子棍抽这个，打那个，矫正动作。

    红牡丹下腰，双腿发抖打弯。

    刘八往她膝盖后腿部绑尖头竹签子。

    红牡丹又战兢兢地下腰，腿一弯，被竹签扎破，出血，疼倒。

    马伏大爷在旁边给马梳刷着皮毛，转脸看红牡丹。

    红牡丹摸着血腿，坐在地上爬不起来。

    刘八用藤棍暴打，红牡丹抱头打滚，哭叫。

    马佚心疼地看着。

    九月菊跑过去向刘八求饶，反倒被刘八打了几棍子。

    几个小伙计苦脸看着。

    皇甫义、千里香走来。

    皇甫义向小伙计们：“这都是为你们好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

上甜啊！”

    千里香：“练出武艺来，在你们自己身上，谁也抢不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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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皇甫义向红牡丹：“懂不懂？”

    红牡丹忍着疼点头：“嗯1”

    “好！来！”皇甫义一手担在红牡丹腰脊下抄跟头，“走！”

    红牡丹一咬牙，猛过 “小翻”。辫根上的替子甩出去。

    皇甫义见她身子灵巧，又有毅力，暗自点头。

    千里香拾起替子看着。

    红牡丹上前央求：“少奶奶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”

    千里香把替子还给红牡丹，走向皇甫义。

    皇甫义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    千里香：“不值钱的破答子。我看再等半年她就能登台挣钱

啦！”

    “半年？半天也不能叫她们吃闲饭。”皇甫义扫一眼小伙计们，

心狠语重，“还没有打出武艺之前，我要拿他们挣几匹马钱！”

    千里香：“要挣钱还得找个挣钱的地方。”

    皇甫义：“嗯J下一步去济南府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

    墙上贴出海报，上写：刀铡红牡丹。

    济南跄突泉一角，近水楼台下，三股泉水喷腾，泉池右角上

有一碑喝，碑褐上刻着明代书法家胡攒宗书写的三个字：哟突泉。

    泉池旁边空场上，一圈观众拥挤，争看杂技表演。

    刘八赤膊耍铡刀，胳膊上刺着一条龙，腰间扎一条宽板带。

    腊月梅、九月菊扛出铡槽，放在场心，按上刀片。

    三月春、五龄童架出红牡丹。

    刘八 “喇”地提起铡刀，刀光闪亮。

    三月春、五龄童将红牡丹的头续进铡槽。

    刘八mt牙咧嘴 “嚓”的捺下铡刀，刀片切进红牡丹脖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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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观众惊愕，有人捂脸不敢看。

    铡槽红血流地。

    刘八又 “喇”地提起铡刀。

    红牡丹起身，安然无恙。

    观众惊奇。

    千里香出场，拿簸箩向观众敛钱。

    簸箩中一堆铜板，钞票。

    皇甫义、千里香亲自出场，一个舞双刀，一个舞双剑，二人

开打。

    这是在韩复渠公馆后花园演堂戏。韩复渠的三房六妾、公子

小姐、老太冉 坐在假山上下看杂技。护兵在四周守卫。
    假山古亭下，坐着韩复渠的姨太太和她的胞兄。胞兄四十多

岁，穿一身西服洋装，他叫张德仁，在香港开办洋行，回济南探

望胞妹。身后坐着随从秘书，秘书叫马金标，二十七八岁，也穿

西服，脖颈上打着蝴蝶结，潇洒、标致。

    张德仁：“妹妹！怎么能让这种下九流到府上来出丑？”

    姨太太：“都是大太太的老爷子，吃饱了撑的，非要看看他河

北省的野巴玩艺。”

    张德仁：“要是妹夫韩主席在家，一定会把他们轰出去！”

    姨太太：“自从你妹夫当了山东省主席，很少回来，不是抓共

党、办公案，就是平息叛乱。最近，又到益都、临胸一带督察剿

共去了。”

    张德仁：“不光共产党，还有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军队，一旦向

中原推进⋯⋯”

    姨太太：“所以，我想把积攒的一点珑让你带回香港，存到你

的洋行里，以防万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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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德仁：“好，我给你买成股票，你可以坐享其成。”

    皇甫义、千里香表演毕，二人朝假山上鞠躬。皇甫义伸手朝

旁边一指。
    旁边空场上，红牡丹、腊月梅表演“双上吊”。刘八用绳子拴

住她二人的辫子，分别系在十架百尺高杆上，用力推动，让她俩

打 “秋千”。
    红牡丹在 “秋干”上穿、脱外衣。腊月梅在 “秋千”上学跑

路 。

    张德仁兄妹眯眼看。

    三房六妾、老爷子开心地看。

    少爷羔子喊：“再悠高一点！”

    刘八在高杆下推悠两个 “秋千女”，越悠越高。

    假山上的公子、小姐往 “秋千”下丢银元。

    银元在 “秋千”下滚动。

    “秋千”上，腊月梅的辫绳松滑。

    张德仁喝一口清茶，又看。
    突然，“秋千”上腊月梅的辫绳滑扣，腊月梅甩出老远，摔在

地上。

      三房六妾怪叫。

      红牡丹在 “秋千”上惊望腊月梅：“啊！”

      刘八、三月春、五龄童、九月菊跑过去。腊月梅已死，地上

  一洼鲜血。
      姨太太：“赏给他们几个钱，叫他们赶快出去！”

      客店，阴暗的屋内，三个孩子都吓傻了，失魂落魄地围坐在

  大爷身边。
      红牡丹双眼直瞪瞪的，忽然扎在马佚的怀里，疯一般地哭叫：

  “大爷！我受不了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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